
全球第二大基金会， 总部
位于伦敦的威尔康信托（Well－
comeTrust）， 正在推进计划，在
英国脱离欧盟之前， 增加其在
柏林的人员编制和业务。 尽管
英国信托机构坚称， 其计划正
在“独立”地发展，但英国脱欧
的政治不确定性正蔓延到英国
的基金会领域， 并可能对其未
来规模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脱欧对英国慈善机构的
影响

致力于通过医学研究改善
健康的威尔康信托拥有 200 亿
欧元的捐赠， 每年提供超过 7
亿欧元的赠款。 作为英国领先
的科研机构之一， 威尔康信托
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宣布在柏
林开设办事处， 几天前该信托
基金的主任杰里米·法拉尔
（Jeremy Farrar）在《观察家报》
上发表文章， 反对英国无协议
离开欧盟：“任何交易都不得在
获得资金、 监管以及关键的移
民方面留下空白”。 法拉尔还指
出， 威尔康信托对英国科研机
构和研究人员的支持“并非无
条件的”，这增加了人们对其在
欧洲慈善界发展计划的猜测。
一位观察家将威尔康信托在柏
林的新办公室描述为一种保险
策略， 一旦英国遭遇脱欧的麻
烦，可以作为“后备选择”。“我
们在英国投资超过 80 年……
但如果这里的条件和文化遭到
破坏，那将影响我们的支持。 这
不是无条件的。 ”法拉尔在去年
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尽管如此，该信托认为，英
国是科学和创新的好地方，并
希望继续将大部分年度支出投
资于英国，“只要英国保持科学
上的卓越， 使我们能够如此自
信地在这里投资”。

2019 年 1 月， 在英国即将
脱离欧盟前几个月， 威尔康信
托在柏林的办事处正式开业。

威尔康的一位发言人证实，该
慈善机构目前正在招聘第四名
员工，评论说，该办事处“已经
使我们能够与其他基金会、学
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建立网
络，这些基金会、学术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分享了威尔康的愿
景，以改进每个人的健康”。

但随着英国信托机构对德
国的热情日益高涨， 其对脱欧
给英国带来影响的警告也有所
增加。 7 月下旬，威尔康信托主
席 伊 丽 莎·曼 宁 厄 姆 - 布 勒
（Eliza Manningham -Buller） 直
接写信给即将上任的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对英国的国际
科学地位可能开始“衰落”表示
担忧。 曼宁厄姆-布勒在 2002
年至 2007 年间掌管英国国家
安全局， 她写道：“研究人员和
影响力的丧失已经造成了损
失。 在一份尖锐的提案中，她还
指出， 如果英国要保持科学超
级大国的地位， 就必须效仿那
些计划花费比我们多得多的国
家，比如德国。 ”

德国在科学领域的投资及
其在欧盟的卓越地位， 显然使
德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
方。 威尔康信托的发言人指出，

德国在全球卫生领域日益发挥
主导作用， 在科学和文化领域
也日益成为一个成熟的参与
者。 在担任 G7 和 20 国集团轮
值主席国期间， 德国在世卫组
织改革、 防疫和应对耐药感染
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使
德国成为“我们设立办事处的
天然场所”。 据观察人士称，柏
林本身也增加了优势。 该市受
益于联邦对科学的投资和健康
研究的高度集中， 包括世界上
最大的研究医院之一的慈善机
构， 以及医疗和生物技术领域
的大型研发集群。

不仅仅是威尔康……

威尔康信托的到来意味
着，过去一年，全球三大国际基
金会已经在柏林开设了办事
处。 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基
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其目前在柏林有 10 名
工作人员， 以及开放社会基金
会（OSF）， 其计划拥有约 100
人。 这两个基金会在伦敦也设
立了长期办事处。

威尔康信托、盖茨基金会和
OSF 在柏林的存在突显出德国

在欧洲慈善事业的核心地位，尤
其是 OSF，可能会动摇规模庞大
但相对沉睡的德国基金会部门。
OSF 去年从匈牙利抵达柏林，匈
牙利是其创始人乔治·索罗斯的
出生国。 据 OSF 机构关系主管
塞尔明·萨莱坎（Selmin alkan）
表示，柏林办事处将成为其纽约
总部以外最大的办事处，计划每
年支出超过 1 亿欧元。

但英国脱欧时 ，2016 年公
投结果的影响将最为强烈。 虽
然对威尔康信托的大部分关注
都集中在英国科学的任何潜在
损失上， 但作为英国最大的基
金会， 威尔康的任何变化都可
能对英国基金会部门和他们支
持的慈善机构产生重大影响。
“慈 善…… 正 在 变 得 令 人 不
安。 ”杰里米·法拉尔去年在他
的文章中写道， 一些英国基金
会正在准备应对动荡。

据 ACF 的策略主管马克
斯·卢瑟福称，一个特别设立的
英国脱欧资助者团体在定期举
行会议， 而慈善基金会协会
（ACF）， 作为该行业的主要会
员机构， 正在积极提供支持和
建议。 作为支持受赠方的准备
努力的一部分， 伞式机构呼吁

“政府保证直接重置目前从欧
盟收到的民间社会资金， 并紧
急明确共享繁荣基金的计划”。
ACF 也加入进来呼吁建立应急
基金， 以帮助慈善机构满足任
何激增的需求。 一些基金会也
担心， 英国脱欧后因为不再交
易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进而降
低资产价值，抑制捐赠。

北爱尔兰的情况可能最为
严重。 北爱尔兰社区基金会在

“麻烦”期间在使社区团结起来
和减少冲突方面发挥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它警告说，英国脱欧
的不确定性正在影响它与之合
作的人民和社区。 英国退出欧
盟，特别是如果没有达成协议，
可能会破坏进展。 北爱尔兰社
区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安德
鲁·麦 克 拉 肯 （Andrew Mc－
Cracken）谈道，无协议退出欧盟
将给北爱尔兰带来恶劣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作为一个
社会，我们从欧盟受益匪浅，尤
其是欧盟在建设和平方面的投
资， 而且英国脱欧后如何取代
这一政策还不确定。 麦克拉肯
补充说，我们还看到，关于英国
脱欧的辩论加剧了传统的社区
分歧， 使得致力于维护社区间
和平的团体更加困难。

存在一线的希望， 英国脱
欧可能会加强英国基金会与欧
盟基金会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卢瑟福指出， 不少人出席了在
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 无论英
国脱欧谈判的结果如何，ACF
都将与我们的欧洲同事和合作
伙伴保持密切联系。

随着英国驶入不可预见的
领域， 其慈善行业的风险显然
很高。 但无论英国脱欧发生什
么， 无论柏林对具有国际意识
的基金会有什么诱惑， 英国慈
善界肯定需要在英国各城市和
社区随时参与， 以帮助实现整
合和发展。

（据英国《联盟》杂志，原作者
查尔斯·凯丹系该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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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民间组织来说，英
国脱离欧盟是相当冒险的行为，
尤其是考量到脱欧后可能产生
的经济影响，这包含冲击资金的
直接影响，和长期金融波动带来
的间接影响。

就直接资助来看，据国家志
愿组织委员会估计，在 2013 年至
2014 年间，英国公益组织受欧盟
直接补助约 3.08 亿英镑，例如欧
洲结构与投资基金（ESIF），其宗
旨是提升经济竞争力并刺激就
业率，资金会直接补助缺乏私人
投资的区域。

作为 ESIF的一部分， 其中有
20%的结构基金预算专门投资给

“发扬社会包容计划”， 在 2014年
至 2020年计划限期内， 光是投资
在英格兰的资金就有 5亿英镑。同

样地，欧盟结构资金也提供极多机
会给苏格兰、威尔斯和北爱尔兰等
委任分权国家，志愿服务部门将在
该地区扮演要角、 支助弱势族群，
并刺激当地的劳工市场。

除了 ESIF，拥有欧盟会员国
资格也让英国的志愿组织能争
取到许多其他计划的资金，这些
计划宗旨包含预防对妇女及儿
童的暴力、推广高质量且永续的
职业， 以及支持中小型文化企
业。 2014 年至 2020 年间，英国志
愿服务组织有资格申请的资助
计划总额高达 130 亿英镑。

脱离欧盟，未来英国政府必定
无法提供如此可观的资金，这将成
为志愿部门的一大隐忧。当然这可
能促使政府重新分配预算，但政府
会优先考虑民间组织吗？英国国家

医疗保健服务、农夫、渔夫等会得
到更多好处，那民间组织呢？ 如果
没有经费，谁能够补足赤字？ 民间
组织必须知道，光是脱欧本身就会
带来极大冲击。

当然，也许强健的经济才是
对公民社会更重要的事，而这也
是维持大众、民营和志愿组织资
金的根本之道。 各方都认同，英
国脱离欧盟会导致经济不稳定，
并威胁经济安全，英格兰银行认
为脱欧可能造成经济衰退，这可
能对志愿部门的资金情势造成
更广大的影响。

首先，任何经济冲击势必会
促使政府施行更严谨的财政重
整政策， 公共支出将进一步限
缩，仅重要的公共服务能分到预
算。 再者，任何市场波动都有可

能造成投资回报缩减、发放奖助
金的信托和基金会的收入减少，
进而影响民间组织。

最后，失业率攀升加上平均
实质工资下降，正是对民间组织
服务需求提升的时刻，因为这时
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捐款做公
益的能力也都下降。 此外，商界
资助也可能减少，情况也许会雪
上加霜，经济不稳定使企业不得
不专注在商业活动，极可能损及
其社会责任和公益捐款。

针对相关疑虑，台面上的讨
论都还未有明确答案，无法向志
愿组织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英国
脱欧而大受冲击。 在没有完整信
息的情况下，英国当局只建议民
间组织尽可能考量所有变因，试
图弥补欧盟直接补助的短缺，并

自行吸收其他间接的财务冲击，
才能在脱欧后的世界存活下去。

这种前所未见的情况显示，
英国慈善行业正一步步走向未
知。 过去数十年来，英国和其志愿
部门与欧盟的关系已经盘根错
节，不仅是在财务上，执行重要公
共服务的法规上也是， 脱离欧盟
无疑会带来一连串新的挑战，无
论是过渡期或是长远下来都是。

特别是对民间组织来说，脱
离欧盟的风险极高，现阶段英国
需要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才能
超越他国，但它们有可能被牺牲
掉，或因为需求增加和资源匮乏
而疲于奔命。 英国脱欧对非营利
部门的稳定造成极大威胁，可能
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元气。

（据中国发展简报）

英国脱欧将重挫民间组织

柏林已成为欧洲大陆民间社会组织的中心


